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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周恋芹 通讯员
张曼舒）武汉积极倡导的“无烟祭扫”
如今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4月4日，
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武汉龙泉山孝恩园
看到，菊花、贡果是祭扫“标配”，还有
不少市民自己动手制作风铃、灯笼和
香囊前来祭扫。

龙泉山孝恩园入口处有5处香烛
纸钱寄存点。记者看到，在志愿者引
导下，一些市民主动将自带的香烛纸
钱寄存，换取一朵鲜花和一根红丝带，
随后前往墓区祭祀。

墓区主干道两旁的樱花树上，
500个风铃随风摇曳、叮咚作响。据
孝恩园工作人员郝利红介绍，“这些风
铃是一周前市民亲手制作的，大家积
极配合，认为这种祭扫方式雅致又有
意义。”除风铃外，孝恩园当日还准备
了1000个纸灯笼、500个祈福香囊，
供市民亲手制作，挂在亲属墓碑两侧
寄托思念。

94岁的游奶奶在孙女陪伴下，手
捧菊花来“看望”老伴，她笑着说：“这
里像个花园，没有烟味，我以后安葬在
这里，也开心。”

28岁的孔小雨（化名）来为外公
扫墓，特意带来网上定制的相机，“外
公生前是摄影发烧友，先到墓前拿给
外公‘看’，再去外面的指定焚烧点

‘寄’给他。”孔小雨表示十分理解并支
持“无烟祭扫”。

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市各陵园持续推广鲜花祭扫、丝带
寄情、无烟祭扫等低碳方式，引导市民
转变观念，文明祭扫蔚然成风。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张曼舒 廖雨华

清明雨落，松柏新绿。
4月2日，武汉扁担山公墓一棵雪松树下，红丝带随风轻扬，

白菊静静绽放。这里，没有墓穴也没有墓碑，只有一片回归自然
的宁静。

年近花甲的崔庆站在树下，目光沉静，像是在与父母静静交流。
清明前夕，他将父母安葬在这棵雪松树下。
“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一生都在奉献，他们选择树

葬这种方式告别世界。这是他们的遗愿。”崔庆缓缓讲述着父母
的往事。

崔庆说，父亲崔繁荣1931年出生在河南安阳，童年被战火
染成灰色，日寇的铁蹄踏碎家园，1938年花园口大堤决堤那年，
一家人背井离乡，从安阳逃难到甘肃天水，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刻
进了他的记忆。母亲刘德明是重庆人，日军空袭的炸弹就在身
边爆炸，她侥幸活了下来。

后来，崔繁荣考入西北工学院，毕业后来到武汉，成为当时
邮电部第三工程公司的一名技术员。孝顺的他要照顾年迈的母
亲及年幼的妹妹，这座城市接纳了他的愿望，一家人在武汉团
聚。怀着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他全身心投入祖国邮电建设。

1956年，25岁的崔繁荣走进中南海的领奖台。作为全国邮
电先进生产者、邮电部劳动模范，他与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一
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崔繁荣家中，一张珍贵的合影镶在长条形的镜框里。这张
长约半米的照片，已历经70年历史，虽陈旧且模糊，却定格了新
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的青春与热望。

崔庆的记忆里，父亲总是背着一个旧帆布包，一年365天有
300天在外出差。“像那一代建设者一样，他立志要改变祖国落
后的面貌。”崔庆说，他小时候觉得父亲很忙，但也很“甜”——因
为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各地好吃的土特产。

“父母在，我总感觉自己是一个被疼爱的孩子。”崔庆说着，
眼中已有泪光。

1991年，崔繁荣退休，却没有停下脚步。珠海机场、厦门机
场、浦东机场，他在三大机场当了十年顾问。面对通信产业兴起
的时代需求，他以过硬的技术继续为国家建设发挥余热。

“父亲很知足。”崔庆说，“他常说，能看到国家从贫困战乱走向安定富裕，
自己的家庭幸福和睦，这一生值了。”

“他话不多，教育我的话就是好好学习，踏实做人。”崔庆说，自己没有父亲
的贡献大，但父亲的叮嘱一直记在心间，“我现在日子过得平凡，也很踏实。”

经历过战火苦难的父母靠苦干实干创造了幸福生活，对生死看得格外豁
达通透。1997年，崔繁荣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同志的骨灰撒入大海的新闻，
便对儿子说：“这种方式很好，以后我也要水葬。”

那时，武汉还没有生态葬。
崔庆回忆，此后好多次，两位老人约定，去世之后要以生态葬的方式回归

自然。
2016年，崔繁荣离世，骨灰一直在殡仪馆寄存；2023年，老伴刘德明也走

了。
“活着不负此生，离开就回归自然。”崔庆记得父母在世时经常说的一句

话。老两口都是工程师，理性而开朗，对生态安葬方式欣然接受。“国家也在宣
传，他们觉得这是好事，今年，他们终于如愿了。”崔庆说。

崔庆快六十岁了。他说，父母选择生态葬，他支持、理解，也欣慰，“父母一
同回归自然，我以后也会这样办”。

生态葬，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像崔繁荣一样，选择用
最朴素的方式告别，用最文明的方式被铭记。在扁担山，自2009年推广生态
环保安葬以来，武汉已有1200余人选择这种方式。

崔庆说，父母走了，但他知道，他们并没有离开。
在雪松的年轮里，在春风的呢喃里，在每一场清明细雨中，他们与这片深

爱的土地，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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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退休干部组队寻找烈士真容

2023年夏，姚家集街道筹建崇杰村红色科
教文化站展馆，遇到一个难题：位于主展区的抗
日英雄杜崇杰，除了文字事迹介绍，没有照片等
影像资料。

据参与筹建的姚家集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芮荣坤回忆，当时，大家都很遗憾，“没有影像的
纪念，就如同没有瞳孔的眼睛”。

对于为杜崇杰守墓半生的陈金国而言，一张
照片是他的念想，“我只听奶奶说过，他很英俊。
但守了这么多年，收殓了他的尸骨，却不知道他
长什么样……真的好想见见”。

“我们来寻找！”这时，四位退休干部自发站
了出来。四人平均年龄超68岁，听着杜崇杰的
故事长大。

“哪怕大海捞针也要找”，今年71岁的卢世
嘉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在街道民政办工作期
间，为调查、还原“柏叶事件”，他不仅翻遍了党史
资料及《黄陂县志》，手写40多页寻访笔记，还走
访了七八位健在的当事人，甚至远赴广州拜访一
位退役老将军。

卢世嘉的执着触动了曾任黄陂区委党史办、
地方志办编辑的颜学甫。

颜学甫是退役军人，也是黄陂革命烈士陵园
筹建小组成员。他说，为这位塑造了本地精神品格
的烈士找回容颜，是对地方志工作“圆满的交代”。

两人的想法与70岁的文史研究者裴高才不
谋而合，“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
人存在的印证”。

曾在黄陂区文化馆工作的熊克彪闻讯也加
入进来，因为他知道，一个清晰、可敬的形象，对
凝聚共同记忆有着无声的力量。

四位退休干部的寻访由此开始。

意外收获烈士父亲照片

寻访的线索只有一条：杜崇杰的老家在浠水
县汪岗镇一带。

2025年初，通过黄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
作人员，四人打听到一条重要线索，汪岗镇南凉
村坳上塆有位叫杜复初的83岁老人，是杜崇杰
的堂弟。得到消息的第二天——2025年3月28
日一早，四人驱车赶往浠水。

颜学甫至今还记得，那天天降大雨，雨刷开
到最快档还是看不清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格外
艰难，“就算什么都找不到，至少要去看看那个地
方，不然心里过不去”。

上午11时许，四人在大雨中抵达南凉村村
委会。

“我等你们很久了。”收到消息等候多时的杜复
初老人捧出一本紫色硬壳封皮的宗谱，一页页翻开
泛黄纸张，指给他们看：杜崇杰，1920年7月18日
出生，父亲杜树华，母亲汤氏；兄弟姐妹七人，杜崇
杰是老大；1942年，在碾子湾小石板桥被杀害；
1966年，村民在他牺牲的地方修建烈士墓……

研究多年“柏叶事件”，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
的一手资料，卢世嘉忍不住凑近细看。杜氏宗谱
上显示：杜崇杰牺牲那年，父母还在，弟妹尚幼。

当四人满怀期待地询问“杜家是否有杜崇杰
的照片”时，老人表示，他们也没有，但有其父杜树
华的照片，“一直收在老屋抽屉，回去拍给你们”。

当日13时58分，一张模糊的黑白老照片发
到了卢世嘉的手机上。有了父亲的模样，杜崇杰
的样貌就有了参照。

烈士墓碑上完成了至关重要的“补白”

四位退休干部着手还原杜崇杰的肖像。
熊克彪见多识广，提议用AI技术做修复还

原。裴高才找来了30出头的卢忠卫，他做图像
处理已有十来年。

卢忠卫接过杜树华的照片，根据四人描述传
说中的杜崇杰外貌特征，如脸形、眉眼、气质等，
开始复原图像。

“太像他父亲了，有点老成。他牺牲时才20

岁，应该更年轻、更有朝气。”第一版出来后，卢忠
卫根据四人意见，调整了画像中眉眼间距和脸形
轮廓，再次发给四人讨论。

“头发是不是太短了？下巴是不是太方了？”
“眼睛再大一点，要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不一
般。以前走访时听村里老人说过，杜崇杰的眼睛
很有神，目光坚定。”

就这样，一版、两版、三版……卢忠卫不厌其
烦地修改。直到第六版，四位老干部终于点头认
可：“好，就是这个样子。”

2025年6月初，肖像最终定稿。
“真的非常高兴，彻夜不眠！”卢世嘉说，牺牲

83年后，这位年轻烈士的样貌终于被重新看见，
“我们对烈士、对守墓人陈金国、对政府，都有了
个交代”。

2025年6月11日，陈金国接过打印好的照
片，端详良久：“原来他长这个样子。”陈金国亲手
把照片贴在烈士墓碑的正中间。

后来，这张“复原照”出现在好几个地方：崇
杰村红色科教文化站进门最显眼的位置、黄陂区
革命烈士陵园的展板上、老师讲课的PPT中……

四位老人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张照片或许
与真实的杜崇杰仍有差别，但它完成了一次至关
重要的“补白”：将“烈士”这个崇高却抽象的名
词，还原成了一个有名有姓、有清晰面容、可被感
知、可被记住的“人”。

对陈金国而言，60年的守护，终于迎来了沉
默的回望。

烈士容颜被复原

杜崇杰墓碑完成重要“补白”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风铃摇曳寄思念 手作香囊慰故人

寄托思念的风铃，挂在树上。

清明前夕，黄陂区姚集小学百余名学生来到杜崇杰烈士陵园祭扫英烈，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来祭扫。

与以往不同，这次，在烈士墓碑鲜红的五角星下，孩子们发现多了一张四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面庞清秀、眼神坚定的杜崇杰永远定格在了20岁。

“原来杜崇杰烈士长这个样子，好年轻……”13岁的陈宇航忍不住发出惊叹。

杜崇杰1922年出生于湖北浠水，抗战时期担任黄陂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五区区长，率领一支新四军游击队在黄陂北部柏叶山区开展抗日斗争。

1942年，在日伪、汉奸的一次突袭中他壮烈牺牲。

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姚家集街道崇杰村以杜崇杰烈士命名。

为英雄立碑时，大家却发现，杜崇杰生前没有留下照片，碑上放照片的位置只好空缺。

“抗日英雄杜崇杰长什么样？”80多年过去了，这个空缺一直是当地人的遗憾。两年前，为弥补这一遗憾，四位退休干部走到一起，展开了一段历

时两年多的寻找英雄容颜之旅。

寻访组找到杜崇杰家谱。颜学甫（左一）、裴高才（左二）、卢世嘉（左四）与杜崇杰堂弟杜复初
（中）合影。

左图：杜崇杰烈士陵园守墓人陈金国擦拭烈士墓碑。 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右图：杜崇杰烈士肖像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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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火种播出去了”追踪……


